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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语词语的性别歧视论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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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摘 要 $ 汉语明显存在性别歧视现象。本文从汉语构词的语素能否倒置、词的无对应性和日常用语中

的女性称谓语、骂人语、熟语等方面考察了汉语词语的性别差异现象。文章从历史、认知心理角度分析，认为

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和人性的护母本能是汉语性别歧视的表层原因，而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丧失是汉语性

别歧视的深层原因、根本原因。

#关键词 $词语；性别歧视；主体意识；护母本能；经济地位

一、汉语构词与性别歧视

词是由语素构成的能独立运用的最小的语言单位。

语素是语言里最小的音、义结合体，根据能否独立成词的

特性，语素可分为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。汉语构词带有

“尊男”倾向，表现在构词语素倒置情况和词的没有对应

性上。

%— )语素能否倒置：汉语的词，由指称男女两性的语

素构成时，语素按男先女后的顺序排列，而不按女先男后

的顺序排列。这种词分为异性类和同性类。

&+ 异性类：由两个语素构成的词，其中一个语素指

称男性另一个语素指称女性时，这两个语素只能按男前

女后的顺序排列。如：

男女、夫妻、夫妇、公婆、兄嫂 %哥嫂 )、父母、祖父母、

外祖父母、伯父伯母 %伯父母 )、岳父岳母 %岳父母 )、夫唱

妇随、夫贵妻荣、男尊女卑、男男女女、男耕女织、男欢女

爱、男婚女嫁、男盗女娼等

如果把指称男性和指称女性的语素男前女后排列顺

序颠倒，成为：

女男、妻夫、妇夫、婆公、嫂兄 %嫂哥 )、母父、祖母父、

外祖母父、伯母父、岳母父、妇唱夫随、妻贵夫荣、女尊男

卑、女女男男、女耕男织、女欢男爱、女婚男嫁、女盗男娼

等

讲汉语的人一般不这么说，就是听到或读到有人这么说

或这么写了，心里感到不自然、有点别扭。这类词的少数

如 “伯母伯父、岳母岳父”等可以这么说，但不常用：个别

像“妇唱夫随、妻贵夫荣”等有时在文艺语体里用，但带有

变异修辞色彩或程度不同的附加色彩，如贬义色彩等。。

汉语构词的这种 “唯男独尊”的心态，似乎也影响到由指

称雄雌两性动物的语素构成的词的语素排列顺序上。如：

凤凰。凤是雄性、凰是雌性，这个词按雄前雌后顺序排

列。

这类由两个语素构成、两个语素按男前女后顺序排

列的词当中，即使个别词的前后语素可以倒置，但倒置后

词的所指范围比倒置前要小。如：

子女：儿子和女儿。 儿女：!子女。"男女。

女子：女性的人。 女儿：女孩子 %对父母而

言 )。

,+ 同性类：词的两个语素所指称的同是男性或同是

女性。如果两个语素所指称的同是男性，有些词的前后语

素可倒置，意义或者基本不变，或者有差异但有实在意

义：如果两个语素所指称的同是女性，前后语素不能倒

置。如：

男性类：兄弟"弟兄 子弟"弟子

女性类：姐妹"妹姐 %$表示错误说法/ 下

同 )
%二 ) 词的无对应性：词的无对应性指相对男性与女

性对应而言，语言里有用来指称男性的词却没有相对应

的用来指称女性的词；反之，语言里有用来指称女性的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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却没有相对应的用来指称男性的词。汉语里指称男性和

指称女性的词的无对应性，从三个方面来讨论。

其一，汉语里，有指称女性的词但没有对应的指称男

性的词，而用来指称女性的词是站在男性的认知角度产

生的，在深层次上透视着“男本”思想。如：家属、遗孀。“家

属”一词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解释是 “家庭内户主本人以

外的成员，也指职工本人以外的家庭成员”。实际语用中，

“家属”往往指称女性。“家属、遗孀”是从男性的认知视点

形成的用来指称女性的。汉语目前还没有以女性为认知

视点形成的用来指称男性的词。

其二，指称男性和指称女性的对应的两个词，当指称

女性的那个词以语素身份与另一语素构成一个指称女性

的词，指称男性的那个词却不能对应地以语素身份与另

一个语素构成一个指称男性的词。如：

母——— 公 娘——— 爹 婆——— 公

前一个指称女性的词以语素身份与另一个语素一起出现

在一个指称女性的新词里，不能类推后一个指称男性的

词也能以语素身份与另一个语素一起出现在另一个指称

男性的新词里，从而构成对应的新词。#语用中，出于修辞

的需要除外。 $ 如：师母 % 娘——— 师公 % 爹 #$ $ #有的方言

“师公”、“师爹”指称“师爷”。 $黄脸婆——— 黄脸公 #$ $汉

语能从“师傅 % 老师”类推出“师母 % 娘”，为什么不能从指

称女性的“师傅 % 老师”类推出“师公 % 爹”呢&如果说汉语

早期文化里，“师”含有 “男性”义素这一区别性语义特征

的话，今天，女性早就有了工作，早就参与了社会管理，怎

么还不能从指称女性的“师傅 % 老师”类推出“师公 % 爹”&
汉语文化实在不愿意以女性为认知视点、根据指称女性

的词类推出指称男性的词，那么，创造一个新词来指称女

性 “师傅 % 老师”的配偶也行嘛。汉语词汇史上不知创造

了多少新词，可是至今还舍不得创造这个用来指称女性

“老师 % 师傅”的配偶的词。说到底，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

而己，今天还是这样。

其二，某对指称男性和指称女性的词在语言里有对

应关系，二者处于平衡状态，在言语里却打破这种平衡状

态，更多地使用指称男性的词，导致原有对应关系的弱

化。有两种情况：一种情况是，某一指称具体性别的词，语

用意义所指性别前后不一致。这种现象在指称男性的词

和指称女性的词中都会发生。如：

腐蚀的渠道大致有三条：一是走 “夫人路线”、“公子

路线”，通过领导干部的配偶、子女曲线买权；二是 “傍大

款”，在频繁交往中个别领导干部与大款 “互傍、互惠、互

利”：三是利用女色迫使你俯首听命。

宁小林《警惕“酒绿灯红”》

“夫人”指称女性，“公子”指称男性，但例子紧接着的

解释表明：“夫人”等于“配偶”#配偶既包括男性又包括女

性 $，“公子”等于 “子女”#“子”的现代汉语意义是男性，

“女”是女性 $。“夫人”、“公子”的语义所指前后不对应。另

一种情况是，指称男性的甲词和指称女性的乙词在一定

的关系里是一组对应词，语用中，汉语群体更多选用指称

男性的甲词而避免使用指称女性的乙词。指称男性的甲

词的使用频率偏高，相对应的指称女性的乙词的使用频

率偏低。例如：大山和桂兰是一对夫妇。在这特定的关系

里，“大山”和“桂兰”是一对对应词，“大山”指称丈夫，“桂

兰”指称妻子。汉语文化里，人们称呼“桂兰”，可以叫“桂

兰”，也可以称呼 “大山媳妇”、“大山家的”等等；称呼 “大

山”还是 “大山”，而不叫 “桂兰女婿”、“桂兰丈夫”、“桂兰

家的”等等。如果“大山”死了，“桂兰”活着，人们把“桂兰”

称为 “大山寡妇”、“大山嫂”等等，而比较少的称呼 “桂

兰”：反过来，假如“桂兰”死了，“大山”活着，人们称呼“大

山”还是“大山”，而不把“大山”说成是“桂兰鳏夫”或“桂

兰哥”。

二、日常用语与性别歧视

本文讨论的日常用语，只限于女性称谓语、骂人语和

熟语。

#— $女性称谓语：对女性极其不公平。分为一般性女

性称谓语和个别性女性称谓语。一般性女性称谓语，随着

女性年龄的增长从小到大排列，主要有：毛毛、丫头 #丫
丫 $、黄毛丫头、闺女、赔钱货——— 女流、妇道、女辈、娘儿、

婆姨、贱人、祸水、泼妇、悍妇、雌 % 母老虎、河东狮——— ’
氏、’ 夫人、’ 姨娘——— ’ 老太、’ 太婆等。女性儿时的称谓

语表露出长辈的失望、无奈、不满，成年女性称谓语多含

贬损意味，已婚女性称谓语连名也没了，以姓加“氏”或以

姓加身份或辈分的方式来称呼。

个别性女性称谓语只列举妻子的称谓、寡妇的称谓、

妓女的称谓和女性亲属称谓。

对妻子的不同称谓，如：老婆、烧锅的、烧火的、瞄灶

孔的、家主婆、堂客、屋里头、’’ 家的、接脚妻、黄脸婆

等。

对寡妇的不同称谓：孀妇、孤孀、遗孀、半边人、未亡

人、回头人、寡妻、望门寡、怨女等。而对鳏夫的称谓只有

“孤老、老杆儿、独身汉、单身汉”#据林杏光、白菲《简明汉

语义类词典》$。从称谓语个数看，“寡妇”是“鳏夫”的两倍

多；从称谓语意义的贬抑程度看，“寡妇”比“鳏夫”强烈。

就本质而言，二者是一样的：丧偶的人。

对妓女的不同称谓有：婊子、婊子婆、卖粉的、卖笑

的、卖肉的、鸡、野鸡、姻花女、青楼女、夜度娘、窑姐儿、狭

邪女、咸水妹、私窝子、半开门儿、飞蝶流莺、名花异妹、野

草闲花、残花败柳、花魁娘子、风尘女子等。汉文化里，

“’’ ( 的”构成的“的”字结构用来称呼人是不礼貌的。“妻

子”称谓语和“妓女”称谓语有不少是“的”字结构。

亲属系统的女性称谓分为父系和母系两个子系统。

先说父系的。父亲的哥哥、弟弟有专用称谓语“伯”、“叔”，

而父亲的姐姐、妹妹却共用一个称谓语“姑”，如果有几个

姑，则按年龄从大到小用“大、二、三⋯⋯”来区分。“伯”、

“叔”的配偶也只用一个称谓语“婶”。再说母系的。与父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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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哥哥、弟弟相对应，母亲的哥哥、弟弟的称谓语却只有

一个“舅”。“舅”尽管是男性，但由于是“母”的兄弟，汉文

化里，没有区分大、小“舅”的称谓语。称呼母亲的姐姐、妹

妹，也只共用一个“姨”。

#二 $ 骂人语：女性注定是受损的。日常用语中的脏

话、骂人话，多骂女性，少骂男性。如：你 % 他妈的、你 % 他

娘的、奶奶的、姥姥的、娘希匹、滚你 % 他妈的蛋、放你 % 他

娘的屁、放你 % 他妈的臭屁、放你 % 他娘的狗屁⋯⋯类似

的骂人话很少是使男性受损的，比如，少用 “你 % 他爸的、

你 % 他爷的”等由“&& ’ 的”构成的“的”字结构骂人语来骂

男性。

#三 $熟语：女性受贬抑、剥削。汉语许多有关女性的

熟语，程度不同地贬抑女性。如：两个女人一台戏：三个女

人一群鸭；女人头发长见识短；好男不跟女斗；妇人之见；

妇道人家；最毒妇人心；女人是祸水；女子无才便是德；嫁

鸡随鸡、嫁狗随狗、嫁个猴子满山跑；家有两件宝：丑妻、

瘦田、破棉袄⋯⋯或者批评女性话多，或者批评女性缺乏

主见，或者说女性是罪恶之源，有的竟把女性 #妻 $与私有

财产“瘦田”、“破棉袄”划等号。

而像“怕老婆”、“惧内”等熟语的“怕”、“惧”是对男性

的批评，大有“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”之感：“老婆”、“内人”

原本是不该“怕”、不该“惧”的。至于像“气管炎 #妻管严 $”

这样的熟语，是批评女性的：女性对自己的配偶原本不该

“管严”的，结果“管严”了。

描写女性的成语，有的剥削女性，不过，这种剥削是

通过褒扬的方式来表现的，是变着花样对女性的掠夺。

如：举案齐眉、贤妻良母。先说“举案齐眉”。如果“举案齐

眉”之 “举”果真是值得推崇的行为规范，男性怎么不去

“举”一“举”(“举案”者是什么性别的(享受者又是什么性

别的(再说“贤妻良母”。汉语目前还没有正式与之对应的

“贤夫良父”。这让人困惑，难道中国历史上一个配得上称

为“贤夫良父”的男性也没有(说透了，这两个成语是以伪

装方式哄着女性为男性作出牺牲，其本质是对女性的剥

削。

三、性别歧视的原因

汉语词语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现象，原因是什么

呢？我们认为，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丧失是汉语性别歧视

的深层原因，也是根本原因，而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丧失

所导致的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以及人性的护母本能是汉

语性别歧视的表层原因。

历史上，“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，使妇女在经济上

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占着崇高的地位；另一方面，在当时的

群婚制下，人们只知其母，不知其父。所以，便逐渐形成了

以女子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会。”) * + # ,*- $ 这一时期，“妇女

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起着主导的作用。⋯⋯这种社会

经济地位，是尊重女性和建立母系氏族社会的基础，后来

妇女沦为奴隶般的地步，正是丧失了这种重要的经济基

础。”) - + # ,*!. $也就是“大约在五千多年前，黄河中下游和长

江中下游一带的氏族部落，先后转化为父系氏族公社。⋯

⋯妇女的社会地位已经普遍下降而屈从于男子，男尊女

卑的观念已经开始形成。”) / + # ,/0 $“随着男权的确立⋯⋯女

子便被贱视⋯⋯一直到文明时代的一夫一妻制家族时代

的今日，女子的这种卑贱地位虽然逐渐被美化，被假装，

甚或用更缓和的形态被粉饰，但无论如何，并不能废除。”

) 0 + # ,*"1 $ 而 “语言在创造和运用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人的主

体意识。”) 2 + # ,*1/ $ 汉语在创造和运用的过程中体现出了

“尊男”这一主体意识，这种 “尊男”主体意识的影响不可

避免地折射在汉语构词和日常用语上。

另一方面，人性的护母本能是汉语性别歧视的又一

个表层原因。一般地讲，人们对养育过自己的母亲是心存

感激的。汉语文化背景里，人们在心灵深处有捍卫母亲尊

严的本能，这种本能还延及到奶奶、姥姥等长辈女性的身

上。人性特点表明，敌意的双方，一方越是捍卫的东西，另

一方越是要设法破坏甚至毁灭，实在无法破坏、无法毁

灭，在心理上假想让对方所捍卫的东西遭受损失。这种毁

坏对方捍卫的母性尊严的心理假设用言语表达出来便成

了咒语、骂人语。这种原本用来对付敌人的骂人语，讲的

次数多了，逐渐地演变成为并不针对敌人的口头禅。比

如，对某一事物或事件很满意时，说不定有人会来一句

“真他妈的带劲3 ”或“真他娘的舒服3 ”

上面，我们从汉语构词和日常用语的角度讨论了汉

语的性别歧视现象，认为人性的护母本能和女性主体意

识的丧失是汉语性别歧视的表层原因，而女性社会经济

地位的丧失是汉语性别歧视的深层原因、根本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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